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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代中日兩國三地佛教交流的匯集點 

——從香港荃灣東普陀寺茂峰老法師的多重佛教宗派身份談起 

 

張雪松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講師 

 

提要： 

香港荃灣東普陀寺內，現存一件據説是日本大正天皇禦賜給該寺開山住持

茂峰法師的袈裟，以及昭和天皇禦賜的一個布教袋。筆者以此為出發點進行探

討，發現茂峰法師早年在寧波觀宗寺成為天台宗高明寺系（靈峰支）四十四世傳

人，後到日據時期的臺灣獲得日本曹洞宗布教師的身份（袈裟、布教袋即得於此

時），再去江蘇寳華山成為律宗千華派十九世傳人，擁有三重佛教宗派身份。日

本佛教宗派有著嚴格的上下級科層隸屬關係，而中國傳統宗派制度與宗族類似，

多投一個宗派就如同多攀一門親戚，茂峰法師的多重佛教宗派身份正是中國傳統

宗派制度的反映。多重的宗派身份，也為茂峰法師在不同政權時代、不同社會環

境下弘法，帶來種種便利。從荃灣東普陀寺開山茂峰法師對多重佛教宗派的運

用，我們可以進一步體會到，在二十世紀上葉，香港作為中日兩國三地佛教交流

的匯集點，其佛教歷史是異常多元而豐富的，需要我們用更加開放的眼光去理解

與研究。 

關鍵詞：茂峰法師、東普陀寺、日本曹洞宗、佛教宗派 

 

2008 年 5 月 9 日，筆者與香港中文大學文宗系博士候選人劉泳斯小姐，陪

同美國著名佛教天台宗研究專家史蒂文森（Daniel Stevenson），參觀考察了位於

香港荃灣芙蓉山的東普陀寺。寺內有一間為該寺開山祖師茂峰法師設立的紀念

堂，堂內陳設茂峰法師生前用品，其中有一件袈裟與一個布教袋引起了筆者的興

趣。 

堂內關於袈裟的藏品説明是：“日本大正皇帝於中華民國十五年禦賜之金

縷袈裟，當日軍淪港，舉寺騷然，茂峰大法師披此而出，客堂日軍即放下武器……

秋毫毋犯”。布教袋的説明是：“日本昭和皇帝於中國民國十七年，禦封茂峰老

法師為佛教布教師之證物，外國僧伽得日本人禮重，方三百年來，猶老法師一人

乎！”寺中女居士還介紹說，當日茂峰法師身穿袈裟立於寺門，保護了荃灣老圍

村一帶 200 多位避難寺中的婦女。袈裟與布教袋都已殘破的很厲害（寺中文物保

存調教比較差，寺中居士希望引起政府重視，予以妥善保存），布教袋上可見到

“東京……曹洞宗布教師，開善寺住職釋茂峰……年四月二十日，大本山 XX

寺”1。 

                                                 
1
 日本曹洞宗本山為永平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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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佛教致力於向東南亞乃至美洲擴展，2在我國東南

沿海及東北等地更是積極“布教”。因為日本侵華等歷史原因，國人對這一段歷

史都諱莫如深；但由於東普陀寺中的“禦賜”袈裟與布教袋，在抗戰時起到保護

寺內避難民衆的作用，故拿出來展出。可以說，這是兩件十分難得的實物，本文

結合茂峰法師的生平，作如下探討。 

 

一、茂峰法師的生平與三重佛教宗派身份 

東普陀寺內《千佛山東普陀講寺碑》（1968 年立）及寺外不遠處東普陀寺墓

地中《本寺開山始祖茂峰老法師窣堵波銘》（1965 年立），兩處碑文記載茂峰法

師生平比較詳細： 

                                                 
2
 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Linda Learman edited，Buddhist missionar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2005）中收錄了多篇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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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峰法師生於光緒戊子年（1888 年）八月廿三日戊時，圓寂於民國五十三甲辰

（1964 年）三月初一日寅時，“正壽七十七嵗， 戒臘五十年”。（1）茂峰法師

是廣西博白人，“望族李德仁翁之季子”，少年時讀書“習舉子之業”，科舉廢

除後，開始有出世之想。（2）民國二年（1914 年），在廣西“合浦鰲魚寺雒髮、

染衣，成比丘相”，於廣東肇慶鼎湖行單一年後3，前往江蘇寳華山受戒，在藏

經樓研讀，“足不出山門，五年如一日”。（3）民國十年（1921 年）得到廣東

孝廉張壽歧的介紹，前往寧波觀宗寺，諦閑老法師門下學習天台教觀。三年學期

屆滿後，應臺灣榮宋法師聘請，前往臺灣。（4）在臺灣，茂峰法師創辦學社作教

育僧才，“複於臺南獅頭山建立開善寺”，由於業績突出，得到日本大正皇帝禦

賜的袈裟，昭和皇帝禦賜的布教袋。茂峰法師在臺灣的時間約在 1924-1927 年間。

（5）民國十七年（1928 年）4，受香港名流邀請到港講法。茂峰法師北上寳華山，

承妙柔大和尚衣缽，成為律宗千華十九傳法嗣，法名戒山，由寳華山隆昌寺退居

老和尚德寬老人書《寳華傳燈，源流長卷》給茂峰法師。（6）民國廿一年（1932

                                                 
3
 按時間計算，茂峰法師 1914年剃度出家，1915年前後一年左右時間在廣東鼎湖，前往江蘇的

時間大概在 1916年前後，坊間網絡上流傳于淩波的《茂峰法師傳》提到：“海仁法師在江南參

訪期間，於一九一六年曾返回廣東一行。時廣東諸師，多不瞭解行腳參訪的利益，海仁法師乃告

以江浙法筵的盛況，鼓吹參訪的利益，於是乃有筏可、融秋、靈禪、幻波，以及稍後的茂蕊法師，

先後前往江南參訪。其中也有茂峰法師在內。”這一説法也可佐證茂峰法師前往江蘇的時間大約

為 1916年。（海仁法師的生平，劉泳斯小姐在“香港大嶼山昂平地區佛教女衆茅蓬研究”中有介

紹。） 
4《本寺開山始祖茂峰老法師窣堵波銘》記此事於民國十七年（1928 年），但楊慧鏡居士輯錄的

《近代往生傳》（初版於 1925 年，有印光法師序）中收錄了一封臺灣弟子在“昭和二年（1927

年）四月十四日”寫給茂峰法師介紹當地一位居士往生事跡的信函，其中有“近來恩師光降香

港，宏法利生”等語，似茂峰法師應於 1927 年年初在香港短期逗留弘法。若此信無誤，則茂峰

法師離臺來港時間應為“民國十六年（1927 年）”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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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應廣州居士名流聘請南下，在廣州講《金剛經》，繼於海幢寺講《彌陀經》。

當年，應香港居士潘逢徴、賴際熙、梁廣照等人邀請來香港，“香港護法弟子聚

資在半島大帽山麓購地建精舍”，此即荃灣東普陀寺，茂峰法師“最敬觀音大

士，故名東普陀，寓意即廣東之普陀山，觀音道場也。”5東普陀寺“以叢林姿

勢出現半島，獨樹一幟。接眾安單，晨鐘暮鼓，上殿繞堂，觀宗為則，不數年間，

享譽遐邇。”（7）日本侵佔香港，“倭蹄蹂及山門，擧寺皇皇，如囚待決，（茂

峰）上人衣大正之衣，攜昭和之袋，禦彼兇殘，咸賴以安嵗。”（8）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立，“己丑（1949 年）淄流南徙，期月而投止者二百餘類，多鵠面憔

容，甚或呻吟扶病，上人親為之負板築床，又親為之醫藥。寺無恒產，然數年之

間，供養毋缺”。（9）茂峰法師晚年大力弘揚淨土念佛法門，“行踩到處，念佛

之聲，震耳欲聾，對建設人間淨土，改良社會人心，功非淺鮮。”1964 年，香

港佛教聯合會籌辦佛教醫院，在鑽石山志蓮籌辦法會，茂峰法師大力支持，主壇

領法，“上人晝夜往來領衆行法，法會未完，於三月初一日子時示寂。” 

從上述茂峰法師的履歷來看，他 26 嵗在廣西合浦出家，後到江蘇寳華山受

戒，之後閲藏，早年的經歷是中國傳統僧人常見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後茂

峰法師獲得的佛教宗派身份有三個： 

（一）天台宗高明寺系（靈峰支）四十四世傳人。近代名僧諦閑法師在寧

波觀宗寺創辦觀宗學社，這是一個採取半新式半傳統的教學方法的佛學教育機構
6，茂峰法師在學社學習三年，畢業得諦閑法師衣缽。諦閑法師屬天台宗高明寺

系（靈峰支，明萬曆年間傳燈大師中興高明寺，到民國時期諦閑法師法派譜系為

四十三世。以此推算茂峰法師為傳天台正宗第四十四世。 

近代天台宗以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為領袖，其弟子倓虛等人在東北、華北

地區弘化，建立哈爾濱極樂寺、青島湛山寺等多座大型寺院，成績顯著。抗戰結

束後，東北天台宗僧人大都來港，在荃灣創建東林念佛堂、西方寺等多座寺院，

這些都離不開茂峰法師的幫助。7可以說二十世紀中葉，天台宗僧人大量來港立

足，茂峰法師功不可沒。 

（二）日本曹洞宗布教師。十九世紀末以來，日本佛教大力向中國布教，

以淨土真宗最為著；而日本曹洞宗則是僅次於淨土真宗，積極向中國布教的一個

日本佛教宗派，其在中國境內開辦的寺院布教點，可列表如下： 

 1895

－ 

1903 

1904

— 

1909 

1910

— 

1918 

1919

— 

1930 

1931

— 

1936 

1937

— 

1945 

不詳 總計 

臺灣 9 2 4 12 8 24 5 64 

滿洲 0 3 8 7 7 25 2 52 

                                                 
5于淩波的《茂峰法師傳》提到茂峰法師在觀宗寺畢業後，在來臺之前，曾參訪浙江普陀山。 
6讀者可參考倓虛大師說, 大光記述的《影塵回憶錄》（香港：香港華南佛學院，1954 年；近年來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有重印）中關於觀宗學社的描述。 
7鍾潔雄、危丁明：《菩提路上：永惺長老傳》（香港：利文出版社，2003 年）對這些事情敍述比

較詳細，讀者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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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 0 0 2 4 0 17 6 29 

總計 9 5 14 23 15 66 13 145 

（参考资料：辻村志のぶ：“明治维新日本仏教アジア布教とその思想”，《國學

院大學紀要》第四三卷（2005 年）） 

茂峰法師“於臺南獅頭山建立開善寺”，開善寺位於臺灣苗栗縣和新竹縣

交界處的獅頭山。開善寺一直是臺灣佛教著名的佛寺，民國四十四年（1955 年）

冬，日本歸還唐代玄裝大師的部分靈骨曾安奉於此，次年才移至日月潭。開善寺

原本是一個天然石洞，寺內供奉西方三聖。獅頭山至今仍以“曹洞宗聖地”聞

名，各種旅遊介紹書冊，多是如此進行講解。獅頭山山門不遠處有四丈餘高的石

岩，上刻有“同登佛境”四字，旁注“本山住持中華茂峰題”。 

獅頭山在日據初期，是抗日軍民的一個重要據點，抗日義軍詹番等部駐紮

於此，曾遭日軍多次掃蕩。獅頭山是日本人重點監視的區域，茂峰法師於此建寺，

依託日本曹洞宗，作為一種策略性考慮是很有可能的。再從日本方面看，就在茂

峰法師在臺期間，1925 年 11 月，日本東京召開了“東亞佛教聯合會”，中國方

面，佛教革新領袖太虛法師、東北天台宗長老倓虛法師、上海著名居士王一亭等

參加這次大會。曹洞宗學僧水野梅曉為籌組這次大會出力很多8，臺灣方面曹洞

宗勢力代表人物林覺力也作為臺灣地區主要代表出席了大會。會後，中華“佛化

青年會”代表張宗載等人，還順道訪問臺灣。9在這幾年裏面，日本盡力營造日

華佛教親善的局面，在這個大背景下，日本佛教宗派積極在臺灣吸收華人寺院住

持加入，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茂峰法師便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成為“日本曹洞宗

布教師” ，不過他當時在獅頭山石壁題字，自己名字前特別標明“中華”兩個

字，則是表明自己的民族氣節。 

關於大正禦袍，昭和賜袋的説法，雖有誇張，但並非空穴來風。日本大正

天皇 1926 年 12 月 25 日逝世，茂峰法師在臺期間，正好經歷了大正與昭和兩位

日本天皇時期，在時間上也是比較吻合的。茂峰法師先得日本曹洞宗授袍於大正

末年，再得授袋於昭和初年。茂峰法師取得“日本曹洞宗布教師”的身份，在日

據時期的臺灣會帶來種種方便，甚至在日本佔領時期的香港，也為保護寺廟及周

邊百姓帶來益處。 

日本佛教的法衣法服，在日據時期是頗有威懾力的，如臺灣開元寺的“寶

山常青師，是當時開元寺的住持，因受若生國榮布教師的任命，為鳳山舊城觀音

亭的副住持。他仗著這種關係，每年兩次來此收租息，但對觀音亭又沒盡照顧之

責，因而引發寺廟管理人及信徒的不滿，將此訴之於縣廳。曹洞宗布教師芳川雄

悟及陸鉞巖對此訴訟事件，給與寶山常青不少的助力，又看寶山常青師身著黑色

絹布的法服，披掛來自兩本山貫首所賜的安陀衣，就可想像寶山常青師仗勢淩人

                                                 
8在海外傳教勢力最大的日本真宗本願寺派，因不能在日本佛教代表中突出本派獨特的地位等原

因，缺席這次大會。 
9以上歷史背景，可以參考江燦騰：《新視野下的臺灣近現代佛教史》“二十世紀前期日本帝國主

義操控下的臺灣海峽兩岸漢傳佛教互動與新思潮的衝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第 200-2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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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10常青師只是日本布教師任命的一個僧職，身著日本曹洞宗的法服，

就有如此的威風。 

日本曹洞宗布教師當日在臺灣應該說是一個比較有地位的職位，像我們上

文提到出席“東亞佛教聯合會”、比茂峰法師稍早成為日本曹洞宗布教師的林覺

力，其在臺灣佛教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早已為學界熟知。林覺力早年的經歷與茂

峰法師有類似的地方，都是在大陸出生、出家，成為中國傳統佛教某一宗派的傳

人，後來臺灣創立寺廟，繼而加入日本曹洞宗，成為布教師。11林覺力同日本曹

洞宗保持了長期的密切關係，對日據時期臺灣佛教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茂峰法

師則不久離臺，這可能與其更加認同中國傳統佛教（特別是與天台宗諦閑系關係

密切），強調“中華”身份有關。 

 
（三）律宗千華派十九世傳人。《本寺開山始祖茂峰老法師窣堵波銘》未記

茂峰法師得律宗法卷之事，《千佛山東普陀講寺碑》記此事於離臺之後，于淩波

的《茂峰法師傳》：“一九二七年春，茂峰法師自臺灣回到廣東，稍事停留，擬

去浙江寧波，為諦閑老法師祝賀壽誕。途經香港，為該地信徒挽留講經，法筵頗

盛，以此乃留在香港弘化。”此說恐也有不確之處。諦閑法師生於 1858 年，茂

峰法師當時離臺計劃為諦閑法師祝七十大壽是有可能的，途經香港略作停留，講

經説法。但此時茂峰法師並未開始長期居港，筆者推測可能還是北上江蘇，並在

                                                 
10釋慧嚴：“日本曹洞宗與台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 11 期 (1998 年)，臺北：

中華佛學研究所，第 121 頁。 
11林覺力，光緒七年（1881）生於廈門鼓浪嶼，十九歲在福建鼓山湧泉寺舍利院萬善老人座下出

家；後成為曹洞宗江西壽昌慧經派（“慧元道大興，法界一鼎新，通天並徹地，耀古復騰今”）

的傳人，法名復願。1912 年（大正元年），林覺力來臺灣定居，創立觀音山法雲寺。法雲寺於大

正初年即納入日本曹洞宗，林覺力在大正 8 年（1919）被日本曹洞宗任命為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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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逗留期間，獲得了寳華山律宗千華派法卷。 

明末古心如馨被後代推舉為唐代南山律宗在明末的“中興祖”，遙承為第

十三代祖師，其弟子三昧寂光創建南京寶華山寺，為寶華山第一代祖師，以“如

寂讀德真常實，福性圓明定慧昌，海印發光融戒月，優曇現瑞續天香，支岐萬派

律源遠，果結千華宗本長，法紹南山宏正脈，燈傳心地永聯芳”12演派。這一法

脈稱為“千華派”，清代以來是律宗中最為興盛的一支，茂峰法師得此派法卷，

為律宗千華派十九世傳人，法名“戒山”。在千華派輩詩中，從“寂”到“戒”

正好十九字，可見茂峰法師為律宗千華派十九世傳人，絕非虛言。《千佛山東普

陀講寺碑》言，茂峰法師得到千華法卷，“為法乳信物，則欣然於壬申（1932

年）二月奉持南返，即今日永鎮山門之法寶也。”可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寫此碑

文時，該法卷應還在東普陀寺中，為鎮山之寳，絕非虛妄。 

 

二、中日佛教宗派制度的差別 

日本佛教宗派界限十分明顯，而在中國傳統佛教中則與此相反，一個僧人

獲得兩個（甚至以上）宗派法卷的現象並不罕見。茂峰法師在成為日本曹洞宗布

教師前後，分別繼承了天台宗四十三世諦閑法師的衣缽，又成為律宗千華派十九

世傳人。茂峰法師這種多重佛教宗派身份的獲得，基本上採取的還是中國傳統佛

教宗派的運作模式，這種多重宗派為他在中國兩岸三地的弘法活動，帶來了諸多

方便。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種中國傳統佛教宗派模式的優越性。 

中國傳統佛教宗派，類似於宗族模式，內部通過師徒、師兄弟等“親屬”

關係，構成了千絲萬縷的聯係，但正如世俗家庭，兒子並不一定聽從父親的話，

師父實際上也不能直接左右另立門戶弟子的行為；弟子在外再接另外一個佛教宗

派的法卷，成為另一個宗派的傳人，不過像世俗家庭另外攀了一門親一樣，絕非

大逆不道，甚而覺得是一件好事。日本佛教各宗派則與此大不相同，採用本山與

下屬寺院的科層式（bureaucratic）隸屬關係，本末寺院之間權利義務關係明確，

不容更換門庭。像日據時期，日本曹洞宗與臨濟宗雖然名義上都是禪宗，但相互

競爭十分激烈，如大正 6 年（1917）後，由於臺灣佛教中學林（日本曹洞宗創辦，

縂本山補貼）的人事問題矛盾，本圓法師及臺南開元寺脫離日本曹洞宗，改隸屬

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便是當時一件很大的糾紛。在日本佛教宗派體制中，下屬

寺院有向上級捐獻的義務，像日據時期，日本曹洞宗在臺灣推行的《臺灣布教法》

（1897 年制定《臺灣島布教規程》，1929 年修訂為《布教法》）“第十四條：在

創立的新寺及布教所，從得到寺號公稱又設立認可年開始，滿十年，免除宗費的

賦課。但係宗門整體的寄附金及慶弔費，對兩本山特別的納金及地方費是不在此

限。”“第十五條：在設立認可後滿十年的寺院及布教所，準據曹洞宗寺院階級

查定法，定階級，賦課宗費。”而本山相應會對下屬寺廟進行各種保護，像清末

閙得沸沸揚揚的，杭州多所寺院為對抗廟產興學而投日本淨土真宗門下；在臺

                                                 
12X88n1667_p0566a-b（《卍新纂續藏經》第八十八冊 No.1667《宗教律諸宗演派》，第 566頁，

上中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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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日本曹洞宗也有類似的情況，清政府將臺灣割讓日本的最初一兩年間

（1895-1896年），臺灣社會動蕩，臺灣寺廟為求日本佛教保護，與日本曹洞宗

締結本末的關係便有七十多所寺院。13
 

在一定意義上說，中日兩國佛教宗派制度差異極大，決不可等量齊觀，近

現代學術研究，常以日本佛教宗派制度來理解中國佛教宗派制度，帶來許多不良

後果，這是值得我們反省的。當然，這兩種制度在近代也存在相互作用，如日本

曹洞宗在臺灣布教，可以捷足先登，與臺灣漢傳佛教一直以來以去福建鼓山有

關，鼓山法脈主要的一支為曹洞宗，所以臺灣本土的僧侶很容易攀上日本曹洞宗

這門“親戚”。而現當代臺灣叢林寺廟法人財團化，如佛光山等大型教團，本山

-本別院、友寺等制度，實與日本佛教宗派組織相類。 

回到本文主題，如前所述，總體來講，茂峰法師介入日本曹洞宗本末制度

並不太深14，其佛教身份認同主要還是中國傳統佛教宗派模擬宗族式的。天台、

日本曹洞宗、律宗三重佛教宗派身份，對茂峰影響最大，外界也最為熟知的則是

他天台宗人的身份。筆者邀請美國著名佛教天台宗研究專家史蒂文生，參觀考察

東普陀寺也主要出於這個原因。 

茂峰法師與近代天台宗諦閑法師一系，關係最為密切，他在香港創立東普

陀寺，“觀宗為則”，即以諦閑法師復興的寧波觀宗寺為模範準則。二戰後，以

倓虛法師為首的東北天台宗僧人大批來港，茂峰法師資助天台宗人創立華南學佛

社、建立東林念佛堂，出力最多。即便其在臺灣期間，茂峰法師也保持了與諦閑

法師一系的聯係。茂峰法師在觀宗學社一畢業，便被介紹到臺灣弘法；前文註解

中提到楊慧鏡編輯的《近代往生傳》中收錄了，茂峰法師剛剛離開臺灣時，臺灣

弟子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描述了當地一位居士往生的事跡，並云：“（茂峰）

恩師見字之際，將此實跡轉達諦公、印公諸位知識悉之。筆不盡述。”文中“諦

公、印公”即諦閑、印光（近代這兩位高僧在弘揚淨土上志趣相投，交往頗多），

可見茂峰法師與諦閑法師的密切關係，在臺灣弟子中也是盡人皆知的，否則他們

不會“南轅北轍”，想到讓當時還在香港逗留的茂峰法師，去向駐錫寧波的諦閑

法師轉述。當然這種天台宗人的關係，還是師徒弟子，類似親屬宗族樣式的，與

日本科層樣式的宗派制度，有著本質的區別。 

 

                                                 
13關於日本曹洞宗在臺灣布教的探討，釋慧嚴的研究最為詳盡，可參考其“西來庵事件前後台灣

佛教的動向──以曹洞宗為中心”，《中華佛學學報》第 10 期 (1997 年)，臺北：中華佛學研究

所，第 279-310 頁。 
14茂峰法師在臺創建的開善寺，當日在日本曹洞宗系統中的地位，筆者認為可能近似於曹洞宗的

聯絡寺廟。“聯絡寺廟是由本島人來經營，與日本佛教宗派保持聯絡關係的寺廟。但是，不能確

認現在日本佛教各宗派確實瞭解聯絡寺廟的地位。比如戰後在日本發行的《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

史》等的海外佈教史的書籍，其中＜開教寺院名簿＞、＜開教師名簿＞的部份中，將聯絡寺廟和

其僧侶的名字也記載於其上。不過，雖然聯絡寺廟確實與各宗派本山有聯絡的關係，但是，大部

份始終是本島人所經營的獨立寺廟。所以，本山或者台灣別院並沒有補助聯絡寺廟，對各寺廟的

佈教使派遣也多半是於昭和十年以後才開始的。”（松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台灣佈

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佛學學報》第三期 (1999.02)，第 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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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用更加開闊的視野看待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香港佛教歷史 

以往學術界對香港荃灣東普陀寺的研究不算太多，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介

紹東普陀寺收容 1949 年大批來港的內地僧侶，這一事跡上。如永明法師的《香

港佛教與佛寺》一書，主要援引《虛雲年譜》作者，廣東近代著名居士岑學呂在

1957 年著述的《茂峰法師事略》，比較詳細地敍述了 1949 年時，荃灣東普陀寺

“寺內實情，香積無隔日之糧，庫中不及百元之蓄”，“目下數十清眾，已難維

持，倘一語收單，如潮湧至，計將安出？”即便在這種情況下，茂峰法師毅然決

定東普陀寺敞開大門，讓內地僧尼掛單，“風聲所及，一日來者，二千餘指”。

1949 年 5 月，虛雲法師尚在香港，他吩咐弟子：“僧衆南來，食住艱難，病無

醫藥，境況甚苦……東普陀寺海單接衆，使流亡者得以安身，汝以財物供養我，

不如轉送東普陀供衆，功不唐捐。”15
 

1949 年前後，大批內地僧侶來港，流離失所，當時在香港收容流亡僧人，

最有名的宗教機構有兩所，一處是位於沙田的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由挪威著

名傳教士艾香德（Dr. Karl Ludvig Reichelt）在 1930 年代創辦，收容僧、道的主

要目的是設法將其轉化，改信基督教。另一處便是荃灣的東普陀寺。 

《香港佛教與佛寺》中披露的《中國大陸留港僧伽聯誼會掛單東普陀寺人

名冊》（聯誼會理事長度輪法師，1951 年 7 月 15 日）是研究當年荃灣東普陀寺

掛單僧尼十分寶貴的原始資料。雖然當時已經距離 1949 年過去近 2 年，根據該

名冊，留港大陸掛單僧尼還有 91 人，其中 68 人仍居東普陀寺中： 

仍居住在荃灣東普陀寺 已遷居香港其他寺院 遷離香港 

僧 尼 僧 尼 不 

詳 57 11 22 1 

僧人共 79 人，年齡最大的 80 嵗，最小的 20 嵗，平均年齡 40.2 嵗；比丘尼

12 人，年齡最大的 66 嵗，最小的 26 嵗，平均年齡 39.2 嵗。他們的籍貫來自全

國多個省市，下面按東北、華北（河北、河南、安徽、山東、山西）、長江流域

（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嶺南（廣東、廣西、福建）四組進

行統計。 

掛單僧尼籍貫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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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 華北 長江流域 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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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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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

 
從上表來看，到荃灣東普陀寺掛單的僧尼，地域分佈是十分廣泛的，尤其

                                                 
15永明法師：《香港佛教與佛寺》，香港：香港大嶼山寳蓮寺，1993 年，第 71-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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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兩湖、江浙一帶居多。1949 年，高峰時東普陀寺收容僧尼至少 200 餘人，

這些人有些留在香港，也有許多人遠走海外，在東南亞等地弘法。茂峰法師住持

的東普陀寺，成為近代大陸僧人遷徙，在香港的重要中轉站，《千佛山東普陀講

寺碑》特別讚揚了茂峰法師在這件事情上，對佛門保存、培育僧才之功， “（茂

峰）上人有慈悲王之號者，胥基於此，不知其啓迪僧才，俟其揚教於歐美及東南

亞，或助其自立門戶，使之分化於新界、港九者，為之目耳。足見法待緣興，正

未有艾。上人之功，應與山河而永茂矣。” 

 

二十世紀初，香港對於中國佛教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彈丸之地，然而由

於近代以來香港優越的地理位置，獨特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在幾十年時間裏，

香港佛教得到長足的發展。早期，香港佛教只是從屬於廣東佛教的一部分，主要

受到東江（羅浮山）與西江（肇慶鼎湖）佛教的影響；隨著香港經濟、交通等多

方面的發展，民國時期名僧，如太虛、虛雲等等紛紛來港或過境香港，講經説法，

甚至“足不出戶”的淨土大德印光法師也差一點被請到香港駐錫16。江南等地許

多大型叢林寺院也常來港募捐，像民國初年名僧宗仰復興南京棲霞山（現在臺灣

佛光山星雲法師即屬這一法脈），該寺多位重量級人物來港籌款，後來許多人即

定居香港。由於近代中國長年戰亂，特別是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期間，許多僧侶

避難香港。日寇淪陷香港後，在港許多僧侶又遷居澳門，比較有名的如竺摩法師

（最後定居馬來西亞，對當地佛教影響甚巨）17；同時也有許多僧人沿西江到廣

西梧州（西竺園）等地，再輾轉到廣西其他各處或他省，故抗日時期香港與西江

沿岸各地佛教關係也頗緊密，近代著名僧人巨贊法師等人在此起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現在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覺光長老，當時在廣西便受到巨贊法師很大的影

響。“二戰”結束後，大批東北籍天台宗僧人抵港，進一步改變了香港佛教僧侶

的格局。而解放戰爭時期，如本文所述，也有大批內地僧人來港，其中不少人以

香港為中介，再次遷居東南亞、臺灣等地，像最後定居臺灣的印順法師，也是以

香港為中轉站，他頗有爭議的淨土著作便是在香港寫成的。 

時至今日，藏傳、南傳，日本、東南亞等地許多佛教機構依舊熱衷於在香

港設立辦事機構，臺灣佛光山、慈濟功德會等大型佛教團體也長期經營香港道

場，作為通向內地的中介橋梁。可以說，自二十世紀初以來，香港作為佛教多元

文化的匯集點，受到中國大陸、臺灣、日本、東南亞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其內

容是異常豐富多彩的，我們需要用更加開闊的視野看待近現代香港佛教的歷史。 

 

附記：拙作草成後，蒙香港好友鄧兄偉強惠寄《香港東普陀講寺開山六十

周年紀念特刊》（香港：東普陀講寺，1993 年），甚為感激。該書資料甚豐，史

料價值頗大，需另文再述，以下只簡略補充幾點與本文直接相關的材料。 

                                                 
16參見拙作：“印光法師與香港黃大仙信仰的短暫因緣”，《田野與文獻：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

訊》，第 48期（2007年 7月 15日），第 1-8頁。 
17竺摩法師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考何建明：《人間佛教與現代港澳佛教 : 太虛大師、竺摩法師與

港澳佛教》，香港：新新出版公司，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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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該書中收錄了一法師所寫“茂峰法師事略”，輔以了中法師所寫“紹隆

佛種的茂峰法師：賀東普陀建寺六十周年”，可知：茂峰法師在觀宗寺同門臺灣

榮宗法師推薦下，於民國十三年（1924 年）冬月，離開寧波觀宗寺，從上海乘

船抵達臺灣，在臺三年有餘。茂峰法師在臺灣基隆靈泉寺講經期間，引起臺灣社

會較大的反響： 

日本臺灣總督老石塚，及各高級文武長官，均臨法席，四方人士，益

為傾動。台督以其事報告本國日皇，敕令贈師金燦五衣一件，黃緞布袋也，

上蓋禦璽，中書寺院及師法名號（日僧得此，懸掛胸前，以示榮寵）。頒到

之日，師隨緣領受之。（豈料後來大有用處）18
 

引文中“日本臺灣總督老石塚”應指石塚英藏（1866-1942，臺灣第十三任

總督），自 1898 年臺灣割讓日本後，他便以總督府參事官身份隨總督兒玉源太郎

抵臺入總督府，1929 年 7 月任命為臺灣總督，1931 年 1 月因處理霧社事件（一

次臺灣原住民大暴動）不當，引咎辭職。茂峰法師 1927 年即已離臺，故知當年

石塚英藏聽其講經時，尚不是臺灣總督，但亦是高官。茂峰法師在靈泉寺期間，

除與日人周旋，亦在鄭成功生辰，應鄭泳南之請，賦詩曰：“鄭成功業記開臺，

賢子賢孫嗣續來。今日幸逢維岳慶，試拈妙偈與君裁。”19不失“中華茂峰”本

色。 

《香港東普陀講寺開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中附有茂峰法師所得寶華山千

華派法卷照片三張：“寶華一脈”，該法卷是千華十八傳妙柔和尚所寫，落款時

間是“民國二十一年歲壬申二月”，茂峰法師即 1932 年農曆二月得法，成為“南

山律宗三十二世，千華十九傳”，為“戒山茂峰”。《紀念特刊》所收珍貴映像

資料甚多，反映了“慈悲王”茂峰法師廣結善緣，在僧俗兩界、國內海外，結交

廣泛，也反映出香港作為中外佛教交流重鎮的歷史地位。 

 

 

 

 

                                                 
18《香港東普陀講寺開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第 35 頁。 
19

 同上書，第 39 頁。 


